
《東華漢學》        創刊號  
2003 年 2 月       頁 019－043 
國立東華大學中國語文學系  

 

 

歐蘇散文創作與接受活動的  

考察  

 

 

王基倫∗ 

 

 

提要 

 
由唐入宋的散文創作與接受活動的過程中，歐陽脩、蘇軾二

人實居關鍵影響地位。本文即以二人的創作成績及文本的接受活

動作為討論對象，澄清其散文創作的效果、闡釋與影響。  
研究過程得知，歐陽脩仕途平順，性情和易清簡，加上「事

信言文」的文學主張，抒發出平易近人的寫作風格。蘇軾宦途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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巇，促成晚年生命層境愈趨通透，文筆趨於純熟，超凡而脫俗。

一常在朝，一常在野，而人品高潔，皆能樹立當代文士的典範。  
從接受史的角度看來，歐陽脩經過「由奇而常」的努力，確

立了唐宋散文的分野。蘇軾的影響力也與日俱增。這原因來自多

方面：一是蘇軾自身的創作經歷；二是他擴大了文學範圍的解釋，

追求「意」的呈現；三是仕宦遊歷，飄泊南北，既擴大了空間版

圖，也受到朝廷皇帝的同情目光。眾人都成了蘇文的讀者。  
儘管如此，蘇軾大名終未掩蓋歐陽脩，歐、蘇二人也沒有競

勝高下之爭。蘇軾始終尊歐，當為關鍵因素。  

 
 

關鍵詞 

 
歐陽脩、蘇軾、散文創作、接受活動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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歐蘇散文創作與接受活動的  

考察  

 
 

一、前 言 

 
北宋中期歐陽脩 (1007－1072)所領導的古文運動，上承唐代

韓 (愈，768－824)、柳 (宗元，773－819)之文風，下啟三蘇 (洵，

1009 － 1066 、 軾 ， 1036 － 1101 、 轍 ， 1038 － 1112) 、 曾 ( 鞏 ，

1019-1083)、王(安石，1021－1086)乃至後世散文寫作之新機運，

其影響可謂深遠。這一段由唐入宋的散文創作與接受活動的過程

中，歐(陽脩)、蘇(軾)二人實居關鍵影響地位。文學史上並稱「歐

蘇」，一如「韓柳」、「蘇黃(庭堅，1045－1105)」者，皆是對其文

學地位之肯定，其中含有肯定二人之關聯性，如「韓柳」、「歐蘇」

並稱之重點在文不在詩，「蘇黃」並稱之重點在詩不在文。不過，

合 稱 其 名 也 往 往 引 發 後 人 加 以 比 較 ， 如 歐 陽 脩 即 認 為 「 柳 不 及

韓」，1 韓柳為文競勝、二人高下相爭的說法也一直爭論不休；2「蘇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  歐陽脩〈唐南嶽彌陁和尚碑〉：「自唐以來，言文章者惟韓、柳，柳豈

韓之徒哉？真韓門之罪人也。」《歐陽文忠公文集》（台北：台灣商務

印書館四部叢刊正編，1979 年 11 月），卷 141《集古錄跋尾》卷 8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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黃」齊名也是引發後世爭論的議題。3 倒是「歐蘇」相提並論，文

名益高，4 始終沒有競勝高下之爭，令人好奇「歐蘇」二人同時或

其後，世人為何少有評比，原因何在？究竟二人對當代散文創作

的影響孰大？  
本文僅以北宋中後期為討論的對象，5 這是因為歐蘇二人已是

北宋中期的人物，當時進入文風鼎盛的階段，大量的文集、詩話、

筆記小說資料，正可視為深具接受意義的文本，最能提供我們瞭

解二人對古文運動的直接影響。借鑒歐、蘇文本的接受活動，可

以考察其創作態度之歧異，包括文學主張、寫作歷程、文體選擇

影 響 了 哪 些 讀 者 ？ 北 宋 文 人 對 歐 、 蘇 的 接 受 現 象 和 審 美 反 應 為

何？這都有助於澄清散文創作的效果、闡釋、影響。綜合上述努

力，可望對二人之影響力重新詮釋，建構起北宋散文的接受史意

義。  

 
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頁 1127。以下簡稱《歐集》。  
2   歷代對韓、柳二人的評價頗為紛歧，有揚韓抑柳者，如宋祁 (998－

1061)、歐陽脩、李塗(約 1147 前後)、茅坤(1512－1601)、方苞(1668
－1749)、姚鼐 (1732－1815)，有揚柳 或揚柳 抑韓 者，如 晏殊 (991－

1055)、范仲淹 (989－1052)、李贄 (1527－1602)、陳衍、章士釗等；

今人討論文章亦屢見不鮮，如羅聯添 (1927－ )，〈論韓愈古文幾個問

題〉論及「韓柳為文相角」，《漢學研究》第 9 卷第 2 期，1991 年 12
月，頁 294－302；又如吳小林，〈韓愈柳宗元散文比較〉，收入氏著：

《唐宋八大家》(台北：里仁書局，1999 年 12 月)，頁 159－180。  
3   曾棗莊(1937－)，〈評蘇黃爭名說〉，收入氏著，《唐宋文學研究》(成

都：巴蜀書社，1999 年 10 月)，頁 129－144。  
4   呂本中(約 1119 前後)《紫薇詩話》載潘邠老(大臨，約 1090 前後)〈哭

東坡絕句十二首〉云：「公與文忠總遇讒，讒人有口直須緘。聲名百

世誰常在？公與文忠北斗南。」引自何文煥編：《歷代詩話》(台北：

木鐸出版社，1982 年 2 月)，上冊，頁 374。  
5   此處北宋的分期，採用張其凡〈論宋代政治史的分期〉的說法，以太

祖、太宗、真宗三朝為前期(960－1022)，以仁宗、英宗兩朝為中期(1023
－1067)，以神宗、哲宗、徽宗、欽宗四朝為後期(1068－1127)，收入

氏著，《宋初政治探研》(廣州：暨南大學出版社，1995 年 10 月)，頁

1－9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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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盟主地位的接受 

 
一般《中國文學史》推尊歐陽脩能文愛士，身居要津，拔擢

曾鞏、王安石、三蘇父子，領導宋代古文運動終底於成；然而，

詩話、筆記小說卻大量記載蘇軾事蹟遠多於歐陽脩， 6 又對蘇軾

詩、詞、散文、書畫各方面的藝術成就多所肯定，且「蘇門六君

子」後繼有人，7 影響北宋文壇可能更為深遠。如果學者由此提出

懷疑，認為蘇軾影響力高過歐陽脩，亦合乎情理。  
然而，從時間條件、因果條件上來說，歐陽脩的年齡較長，

又是北宋古文運動領導者，更在嘉祐二年 (1057)知貢舉期間親手

拔擢蘇軾，自然深深影響到蘇軾的文學創作。更重要的是，蘇軾

始終尊歐，他在序歐陽脩《居士集》說道：  

 
……(韓)愈之後二百有餘年而後得歐陽子。其學推韓

愈、孟子(軻，前 372－前 289)以達於孔氏(丘，前 551
－前 478)，著禮樂仁義之實，以合於大道。其言簡而

明，信而通，引物連類，折之於至理，以服人心，故天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6   以常振國、降雲編《歷代詩話論作家》為例，該書搜集眾多詩話作品

討論歐陽脩的資料，自《臨漢居詩話》至《藝苑雌黃》，凡 101 則；

而搜集詩話討論蘇軾的資料，自《冷齋夜話》至《詩學規範》，凡 488
則；足見後人談論蘇軾的情形勝過歐陽脩。參見氏著，《歷代詩話論

作家》(台北：黎明文化事業公司，1993 年 9 月 )，第 2 冊〈歐陽脩〉、

〈蘇軾〉，頁 226－248、312－404。  
7   「蘇門六君子」指黃庭堅、秦觀(1049－1100)、晁補之 (1053－1110)、

張耒 (1054－1114)、陳師道 (1053－1101 )、李廌 (1059－1109)最負盛

名的六人。蘇軾〈答張文潛 (耒 )縣丞書〉曾說：「僕老矣，使後生猶

得見古人之大全者，正賴黃魯直 (庭堅 )、秦少游 (觀 )、晁無咎 (補之 )、

陳履常(師道 )與君數人耳。」《蘇軾文集》（孔凡禮典校，北京：中華

書局，1986 年 3 月），卷 49，頁 1427。以下簡稱《蘇集》。可見蘇軾

古道之學的傳人，在此數人身上。彼等古文藝術成就，參見郭預衡，

《中國散文史》(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0 年)，中冊，第 5 編第

8 章第 1、2 節〈蘇門後學之文〉(一 )(二)，頁 543－566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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下翕然師尊之。自歐陽子之存，世之不說者，譁而攻之，

能折困其身，而不能屈其言。士無賢不肖不謀而同曰：

「歐陽子，今之韓愈也。」宋興七十餘年，民不知兵，

富而教之，至天聖(1023－1031)、景祐(1034－1037)
極矣，而斯文終有愧於古。士亦因陋守舊，論卑氣弱。

自歐陽子出，天下爭自濯磨，以通經學古為高，以救時

行道為賢，以犯顏納說為忠。長育成就，至嘉祐(1056
－1063)末，號稱多士，歐陽子之功為多。……歐陽子

論大道似韓愈，論事似陸贄（754－805），記事似司馬

遷（前 145－約前 86），詩賦似李白(701－762)。此非

余言也，天下之言也。8 

 
這篇文章作於「歐陽子沒十有餘年」9 (約 1082 之後)，實有其寫作

背景。一方面對應於當代道學思想之興起，肯定歐陽脩「通經學

古」，已能繼承孔孟大道；另一方面也肯定他能拔擢人才，造成文

風改革的成功； 1 0 這裡也指出，他的人品影響到當代風氣，表現

於當代議論文氣之增強。此外，蘇軾提出「歐陽子今之韓愈也」

的說法，實有意接續韓愈結合道統與文統的作風。韓愈〈原道〉

揭櫫「道統說」，1 1 一方面也提出了一個「尊經重散」的「文統說」，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8   蘇軾，〈六一居士集敘〉，《蘇集》，卷 10，頁 316。  
9   同前註。  
1 0   歐陽脩〈條約舉人懷挾文字劄子〉提出錄取文士的標準是：「務通經

術，多作古文。」《歐集》，卷 111《奏議集》卷 15，頁 850。此外，

惠洪(1071－1128)《冷齋夜話》卷 2 說：「歐陽文忠喜士為天下第一，

嘗好誦孔北海(融，153－208)『坐上客常滿，杯中酒不空。』」引自

洪本健(1945－)編，《歐陽脩資料彙編》(北京：中華書局，1995 年 5
月)，上冊，頁 159。有關歐陽脩知貢舉期間的考試政策，參考金中

樞：《宋代學術思想研究》(台北：幼獅文化事業公司，1989 年 3 月)，
第 3 章〈宋代古文運動之發展研究〉，頁 181－253；包弼德(Peter K. 
Bol)著、劉寧譯，《斯文：唐宋思想的轉型》(南京：江蘇人民出版社，

2001 年 1 月)，第 6 章〈歐陽脩在他的成熟階段〉一節，頁 199－210。 
1 1   韓愈〈原道〉，《朱文公校昌黎先生集》(朱熹(1130－1200)校，台北：

台灣商務印書館四部叢刊正編，1979 年 11 月 )，卷 11，頁 96－97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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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因為他身兼道統與文統，故深獲世人敬重。 1 2 蘇軾勾勒歐陽脩

的文章美學意蘊之餘，不忘提出韓、歐一脈相承的說法，確立了

歐陽脩的地位及其影響之深遠。  
蘇軾對歐陽脩的禮敬，除了在他的書信、評論文字對歐公贊

譽得無以復加，毫無貶損之意外，也從他的交遊往還看得出來。

例如神宗熙寧四年(1071)，蘇軾自請外放，被任命為杭州通判時，

他離京南下，先到陳州 (今河南省淮陽市 )探望弟弟蘇轍，兄弟二

人 再 同 往 潁 州 (今 安 徽 省 阜 陽 市 )拜 謁 歐 陽 脩 ， 此 時 歐 已 歸 養 潁

州，年六十五，自號「六一居士」。歐是蘇氏兄弟的門師，三人皆

因與王安石政見不合而離京去職，又成為政治上的同道，於是蘇

氏兄弟此行是感懷知遇之恩，也有拜見請安的情意。這份情意，

終老不衰。次年(1072)蘇軾作〈祭歐陽文忠公文〉寫道：「斯文有

傳，學者有師」，1 3 筆端飽富情感，內心深處的悲慟彷彿師生情誼

深厚的無限延伸。  
再者，歐陽脩「未嘗矜大所為文」，1 4 反而能提拔後進，也很

能欣賞蘇軾，打從身為主考官，錄取蘇軾為第二名開始。哲宗元

祐五年(1090)蘇軾作〈太息一首送秦少章(覯，觀之弟)秀才〉說：

「昔吾舉進士，試於禮部，歐陽文忠公見吾文，曰：『此我輩人也，

吾當避之。』」 1 5 楊萬里(1127－1206)《誠齋詩話》記載當時歐公

讀到蘇軾〈刑賞忠厚之至論〉一文，驚喜萬分，事後詢問東坡典

故出處，知其無中生有，大驚曰：「此人可謂善讀書，善用書，他

日文章必獨步天下。」1 6 邵博(約 1122 前後)《邵氏聞見後錄》也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以下簡稱《韓集》。   

1 2   劉大杰，《中國文學發展史》(台北：華正書局，1996 年 7 月)，第

17 章 2〈宋代的古文運動〉，頁 588。  
1 3   蘇軾，〈祭歐陽文忠公文〉，《蘇集》，卷 63，頁 1937。  
1 4   出自葉夢得 (1077－1148)《石林詩話》卷中載歐陽棐 (歐陽脩之子 )

之言。引自何文煥編，《歷代詩話》，上冊，頁 424。  
1 5  《蘇集》，卷 64，頁 1979。  
1 6   引自丁福保輯，《歷代詩話續編》(台北：木鐸出版社，1988 年 7 月)，

上冊，頁 148－149。其中提及蘇軾〈省試刑賞忠厚之至論〉一文，

參見《蘇集》，卷 2，頁 33－34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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說：「歐陽公……謂梅聖俞 (堯臣，1002－1060)云：『讀蘇軾書，

不覺汗出，快哉！老夫當避路，放他出一頭地也。』又曰：『軾所

言樂，乃脩所得深者爾，不意後生達斯理也。』歐陽公初接二公(王
安石、蘇軾)之意已不同矣。」1 7 葛立方(?－1164)《韻語陽秋》也

有類似記載。 1 8朱弁 (1085－1144)《曲洧舊聞》卷八也說：「東坡

詩文，落筆輒為人所傳誦。每一篇到，歐陽公為終日喜，前後類

如此。一日，與棐論文及東坡，歎曰：『汝記吾言，三十年後，世

上人更不道著我也。』」1 9 上述四則筆記，皆未偏離蘇軾自家的說

法，亦非孤證，可見故事流傳久遠，深入人心。宋人多肯定歐陽

脩能發掘人才、獎譽人才，日後蘇軾的表現，也不負歐公先見之

明的厚望。  
歐陽脩的文壇盟主地位， 2 0 蘇軾心嚮往之，在某些時候，也

不諱言以繼承其位為己任。蘇軾〈太息一首送秦少章秀才〉一文，

力 主 歐 陽 脩 的 名 聲 高 過 那 些 責 難 他 的 人 ， 而 自 己 也 是 歐 的 繼 承

者：「自視缺然，而天下士不吾棄，以為可以與於斯文者，猶以文

忠公之故也。」 2 1 此等自白，有飲水思源之意。同時期他的追隨

者李廌也記述道：  

 
東坡嘗言，文章之任亦在名世之士相與主盟，則其道不

墜。方今太平之盛，文士輩出，要使一時之文有所宗主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7   邵博，《河南邵氏聞見後錄》(台北：廣文書局)，卷 14，頁 2b。  
1 8   葛立方《韻語陽秋》卷 18 說：「王介甫(安石 )、蘇子瞻(軾)皆為歐陽

文忠公所收，公一見二人，便知其他日不在人下。……子瞻登乙科，

以書謝歐公，歐公語梅聖俞曰：『老夫當避此人，放出一頭地。』當

是時，二人俱未有聲，而公知之於未遇之時，如此所以為一世文宗

也與？」引自何文煥編，《歷代詩話》，下冊，頁 629。   
1 9   此條亦見於朱弁《風月堂詩話》卷上。此處《曲洧舊聞》卷 8 之言，

引自洪本健編，《歐陽脩資料彙編》，上冊，頁 197。  
2 0   朱弁《風月堂詩話》卷上說：「歐公為文章宗師。」陳郁(約 1253 前

後)《藏一話腴》甲集卷下說：「歐公，宋文章之師，故蘇子美 (舜欽，

1008－1048)、梅聖俞為之徒。」引自洪本健編，《歐陽脩資料彙編》，

上冊，頁 198、390。  
2 1   同註 15。  



‧《東華漢學》創刊號，2003 年 2 月‧ 

 
27 

昔歐陽文忠常以是任付與某，故不敢不勉，異時文章盟

主，貴在諸君，亦如文忠之付授也。
2 2
 

 
這段話若屬實，則透露不少訊息。首先，歐、蘇二人都有「需要

文章盟主」的想法，傳文章即所以傳道。其次，歐陽脩已穩居盟

主的地位，才能有傳位給誰的考量，而他屬意的對象是蘇軾。再

其次，蘇軾不認為這是一個「位」，而是一種「責任」，心中已接

下此一重責大任，不過，他沒有指定繼承人。這則資料結合前述

蘇軾贊美「歐陽脩兼備道統與文統」的說法觀之，北宋古文運動

在歐、蘇身上薪火相傳，那是以「文道合一」的理念對抗道學家

的勢力。 2 3 然而，蘇軾若真有接下盟主「大位」的考量，恐怕還

有另一個重要因素：反對王安石領導文壇。2 4 就後來的發展看來，

蘇軾學得歐陽脩獎譽人才的作風， 2 5 環繞在他周圍的文士頗多，

這是繼歐公之後另一次文人「群英會」，他在文壇上領導地位也因

之屹立不搖。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 2   李廌，《師友談記》，引自四川大學中文系唐宋文學研究室編：《蘇軾

資料彙編》(北京：中華書局，1994 年 4 月)，上編 1，頁 89。  
2 3   當時有文學家與道學家二大勢力的角力活動，爭執焦點在於文學家

能否傳道？例如提倡道學的胡宏 (1105－1155)〈程子雅言前序〉就

認為傳統學術將絕，能傳承斯文者，不是王安石、歐陽脩或蘇軾，

而是程氏兄弟(顥，1032－1085；頤，1033－1107)。他說：「王氏支

離。支離者，不得其全也。……歐陽氏淺于經。淺于經者，不得其

精也。……蘇氏縱橫。縱橫者，不得其雅也。……」可見有些道學

家認為文學寫作者難以繼承傳統學術。參見胡宏，《胡宏集》(北京：

中華書局，1987 年 6 月)，頁 156－158。  
2 4   包弼德《斯文：唐宋思想的轉型》說：「王安石在《字說》的序言中

聲稱上天通過他拯救斯文，蘇軾向這個說法提出挑戰。歐陽脩、王

安石和蘇軾聲稱自己承遞斯文，也就是擁有道德權威，因為這就是

聲明自己於斯文的用意所在。」參見該書第 8 章〈蘇軾的道：盡個

性而求整體〉，頁 269。  
2 5   葛立方《韻語陽秋》卷 1 說：「東坡喜獎與後進，有一言之善，則極

口褒賞，使其有聞於世而後已。故受其獎者，亦踴躍自勉，樂於修

進，而終為令器。若東坡者，其有功於斯文哉？其有功於斯人哉！」

引自何文煥編，《歷代詩話》，下冊，頁 489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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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創作生命層境的提升 

 
宋代古文運動的寫作者，延續晚唐韓文「重道」與「尚

奇」兩條途徑，構成了當時學寫古文的兩大路線之爭。稍早

之時，柳開(947－1000)、穆脩(979－1032)反對「西崑體」的作

風；王禹偁(954－1001)等人反對晚唐晦澀風格，逐漸轉向平易近

人的書寫方式，皆為歐陽脩所接受。2 6  
於是歐陽脩知貢舉時，打擊「太學體」，排抑古文寫作過程中

險怪奇澀的文風。 2 7 這期間他提倡尊韓，領導文士步趨韓文，大

量書寫古文作品，使之成為一種風尚。然而歐文風格又不似韓文，

一方面是他改變了韓文「尚奇」的特點，側重「重道」，在六經精

義中找尋「能樹立經時不移的『常』，……在他的文學理論和實踐

中體現由『奇』而『常』的轉化。」 2 8 另一方面是他強調道的同

時，更重視「事」的要求，〈代人上王樞密求先集序書〉說：「言

以載事，而文以飾言。事信言文，乃能表見於後世。」 2 9 歐去世

後，蘇軾繼承了歐文「重道」的特點，又將「道」擴大到「藝」

的解釋，開展出「意─法─工」三段文道論，由此而有文意「脫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 6   葉夢得《石林詩話》卷上云：「歐陽文忠公詩始矯『崑體』，專以氣

格為主，故其言多平易疏暢。」引自何文煥編，《歷代詩話》，上冊，

頁 407。有關歐陽脩對王禹偁等人的接受，可參考王基倫 (1958－ )，

〈韓愈散文的讀者接受意義－中晚唐至北宋中期的考察〉，《唐宋古

文論集》(台北：里仁書局，2001 年 10 月)，頁 21－69。  
2 7   沈括 (1031－1095)，《夢溪筆談》載：「嘉祐中，士人劉幾，累為國

學第一人，驟為怪嶮之語，學者翕然效之，遂成風俗。歐陽公深惡

之。會公主文，決意痛懲，凡為新文者，一切棄黜。時體為之一變，

歐陽之功也。」沈括著、胡道靜校注，《元刊夢溪筆談及新校注合刊》，

台北：鼎文書局，1977 年 9 月)，卷 9，頁 4b。  
2 8   陳幼石，《韓柳歐蘇古文論》(上海：上海文藝出版社，1983 年 5 月)，

第 3 章〈歐陽脩的文學理論與實踐〉1，頁 86。  
2 9   《歐集》，卷 67《居士外集》卷 17，頁 504－505。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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凡超俗」，又不否認「新」、「奇」、「高」、「華」為工的表現形式。
3 0 他也重視「事」，〈與王庠書〉直陳「儒者之病，多空言而少實

用」， 3 1 到了晚年，蘇軾也反對「時文」，但他在〈答張文潛縣丞

書〉提出來的是：「文字之衰，未有如今日者也。其源實出於王氏

(王安石 )。王氏之文，未必不善也，而患在於好使人同己。……

王氏欲以其學同天下！」 3 2 所反對的是王安石鼓動而成的文風。

蘇軾繼承歐陽脩的某些觀點，振興古文的初衷未曾改變，只是遷

就時局變遷而努力方向有所不同。  
歐、蘇之間關係密切，其文學觀念理應十分相近，然而終究

存在不少差異。郭紹虞(1893－1984)《中國文學批評史》說：  

 
三蘇論文便與歐(陽脩)曾(鞏)迥異。其所由不同之故，

即在其對文學的態度。……蓋道學家及柳(開)穆(脩)

歐曾諸人，其所以學古人之文者，乃所以求其道，即使

於道無所得，表面上總不敢像蘇洵這樣大膽地宣言為文

而學文。……所以孔孟荀(況，約前 315－約前 236)揚
(雄，前 53－18)韓（愈）諸人在道學家以之建立道統

者，在他（蘇洵）卻以之建立文統。……他只是論文的

風格，不復論及文的內容。……這便是三蘇論文重要的

地方。明此，才可知三蘇論文，本不重在道。即偶有言

及道者，其所謂道，也是道其所道；非惟不是道學家之

所謂道，抑且不是柳穆歐曾諸人之所謂道。……東坡之

所謂「道」，其性質蓋通於藝，較之道學家之所謂道，

更為通脫透達而微妙。
3 3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3 0   陳幼石，《韓柳歐蘇古文論》，第 4 章〈蘇軾文學理論中的『變』和

『常』－兼論《赤壁賦》〉頁 106－123。  
3 1   《蘇集》，卷 49，頁 1422。   
3 2   《蘇集》，卷 49，頁 1427。   
3 3   郭紹虞，《中國文學批評史》(台北：文史哲出版社，1988 年 4 月 )，

上卷第 6 篇第 1 章第 3 節第 3 目〈三蘇〉，頁 339－342。其中稱引

蘇洵的言論，出自蘇洵〈上歐陽內翰第一書〉，《嘉祐集》(台北：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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這裡把道學家與早期古文家的思想觀念畫上等號，認為他們是在

「文以載道」，因而是在建立「道統」；而三蘇以後是「為文而學

文」，即使論「道」，也已經擴大了「道」的解釋，更專著於文藝，

因而是在建立「文統」。當我們檢視歐、蘇二人的文學主張和實際

創作情形時，也會發覺此一說法可從。在歐陽脩方面，他的〈答

吳充秀才書〉說：「大抵道勝者文不難而自至也。」3 4 〈送徐無黨

南歸序〉鼓勵學者首重修之於身，次則施之於事，而較不重視見

之於言；3 5〈答祖擇之書〉也說：「學者當師經，師經必先求其意，

意得則心定，心定則道純，道純則充於中者實，中充實則發為文

者輝光。」 3 6 這些言論都在闡述「重道勝於重文」的傳統觀點，

與儒家「有德者必有言」3 7 的說法相似。在此背景下，「歐陽脩提

出的不少文學理論概念，例如『信』、『簡』、『常』等都可以看作

是與唐代古文傳統相成相正的，……歐陽脩古文文論中心論點是

他的『信』的觀念。『信』在歐陽脩的文論中有兩個方面的意義，

即它在文學中的立足點以及『信』本身作為一種道德價值的立足

點 (理論據點 )。歐陽脩在很多文章中都把『信』作為一個價值標

準。見〈正統論〉、〈春秋論〉、〈魏梁解〉、〈易或問〉、〈內殿崇班

薛君墓表〉、〈與樂秀才第一書〉、〈與張秀才第二書〉等。」 3 8 循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灣商務印書館四部叢刊正編，1979 年 11 月)，卷 11，頁 42。  

3 4   《歐集》，卷 47《居士集》卷 47，頁 343。  
3 5   《歐集》，卷 43《居士集》卷 43，頁 320。  
3 6   《歐集》，卷 68《居士外集》卷 18，頁 516。  
3 7   《論語．憲問》，參見《四書章句集注》 (朱熹注，台北：鵝湖出版

社，1984 年 9 月)，《論語集注》卷 7，頁 149。  
3 8   陳幼石，《韓柳歐蘇古文論》，第 3 章〈歐陽脩的文學理論與實踐〉2，

頁 89。其中〈正統論三首〉出自《歐集》，卷 16《居士集》卷 16，

頁 143－148；〈春秋論〉上、中、下三篇，出自《歐集》，卷 18《居

士集》卷 18，頁 158－161；〈魏梁解〉出自《歐集》，卷 17《居士

集》卷 17，頁 153；〈易或問三首〉出自《歐集》，卷 18《居士集》

卷 18，頁 156－158；〈易或問〉又出自《歐集》，卷 60《居士外集》

卷 10，頁 449－451；〈內殿崇班薛君墓表〉出自《歐集》，卷 24《居

士集》卷 24，頁 197；〈與樂秀才第一書〉出自《歐集》，卷 69《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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此理論據點而作文，基本上恆有一「信實可徵」的寫作態度，出

發點常會考慮到道德價值問題。我們可以拿柳宗元貶官永州(805)
後所作的〈懲咎賦〉、〈永州八記〉、〈愚溪對〉、〈囚山賦〉 3 9 和歐

陽脩貶官滁州(1045)後所作的〈醉翁亭記〉、〈豐樂亭記〉4 0 比較，

會發覺柳宗元訴求的是個人的牢騷滿腹，歐陽脩念茲在茲的卻是

「與民同樂」、「宣上恩德」的官箴職守。後者來自儒家之道的責

任感遠勝於個人生命的感受。  
到了蘇軾，改口強調「道可致而不可求」，意即學者所追求的

工夫，在於平日的學養，「何嘗臨文時纔去討箇道來入放裏面呢？」
4 1 至於〈南行前集敘〉則說：「山川之有雲霧，草木之有華實，充

滿勃鬱，而見於外。……自少聞家君 (蘇洵 )之論文，以為古之聖

人有所不能自已而作者。」4 2 這裡強調心有所感，而後外發成文，

雖聖人亦不例外；文學創作有時源自外在物色的引發，不必為道

服務，顯然他已脫離「道勝於文」的傳統，更關注於「文」的獨

立價值。循此理論據點而作文，會發展出「吾文如萬斛泉源，不

擇地而出，……常行於所當行，常止於不可不止」4 3 的寫作態度，

自然會重視「辭達」，「辭至於能達，則文不可勝用矣」 4 4 ，而不

會 以 背 負 道 德 價 值 為 主 要 的 考 量 。 我 們 拿 蘇 軾 貶 官 後 的 作 品 為

例，神宗熙寧八年 (1075)在密州作〈超然臺記〉、元豐五年 (1082)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士外集》卷 19，頁 523；〈與張秀才第二書〉出自《歐集》，卷 66《居

士外集》卷 16，頁 498－499。  
3 9   柳宗元著、吳文治校，《點校本柳宗元集》 (台北：漢京文化事業公

司，1982 年 5 月)，其中〈懲咎賦〉、〈囚山賦〉出自《柳集》，卷 2，

頁 53－56、63－64；〈永州八記〉出自《柳集》，卷 29，頁 762－773；

〈愚溪對〉出自《柳集》，卷 14，頁 357－359。以下簡稱《柳集》。 
4 0   《歐集》，卷 39《居士集》卷 39，頁 298－299。  
4 1   語出蘇軾，〈日喻〉，及郭紹虞對此文的詮釋。參見《蘇集》，卷 64，

頁 1981；郭紹虞，《中國文學批評史》，上卷第 6 篇第 1 章第 3 節第

3 目〈三蘇〉，頁 342。  
4 2   《蘇集》，卷 10，頁 323。  
4 3   蘇軾，〈文說〉，《經進東坡文集事略》 (蘇軾著、郎曄選註，香港：

中華書局，1979 年 6 月)，卷 57，頁 947。  
4 4   蘇軾，〈答謝民師推官書〉，《蘇集》，卷 49，頁 1418。  



 ‧王基倫：歐蘇散文創作與接受活動的考察‧ 

 
32 

在黃州作〈赤壁賦〉、〈後赤壁賦〉、次年作〈記承天夜游〉、元豐

七年(1084)作〈石鐘山記〉， 4 5 發覺他的思想內容豐富多元，實不

似歐陽脩僅有儒家之道的一個層面而已。葛立方《韻語陽秋》卷

三記載了一則後人耳熟能詳的故事：「東坡在儋耳時，余三從兄諱

延之，自江陰擔簦萬里，絕海往見，留一月。坡嘗誨以作文之法

曰：『儋州(海南島)雖數百家之聚，州人之所須，取之市而足，然

不可徒得也，必有一物以攝之，然後為己用。所謂一物者，錢是

也。作文亦然，天下之事，散在經子史中，不可徒使，必得一物

以攝之，然後為己用。所謂一物者，意是也。不得錢不可以取物，

不得意不可以明事，此作文之要也。』吾兄拜其言而書諸紳。」4 6

蘇軾正是以「意」貫串其道，而這個「意」不拘守於儒家之道，

乃散在經子史中，指一種事理而言，得「意」可以明事、可以作

文的說法，對當代文人發生了作用。  
歐、蘇面對的社會情境不同，落實至散文創作上，語境也大

不相同。前引歐陽脩將韓文之「奇崛」轉為歐文之「平易」，可說

是唐宋散文首先看到的一大分野。呂思勉《宋代文學》形容歐陽

脩的文章說：  

 
歐公文極平易。蘇明允(洵)〈上歐公書〉謂「執事之文，

紆徐委備，往復百折，而條達疏暢，無所間斷。氣盡語

極，急言極論，而容與間易，無艱難勞苦之態。」可謂

知言。今觀歐公全集，其議論之文：如〈朋黨論〉、〈為

君難論〉、〈本論〉，考證之文，如〈辨易繫辭〉；皆委婉

曲折，意無不達，而尤長於言情。序跋如〈蘇氏文集序〉、

〈釋祕演詩集序〉，碑誌如〈瀧岡阡表〉、〈石曼卿墓表〉、

〈徂徠先生墓誌銘〉，雜記如〈豐樂亭記〉、〈峴山亭記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4 5   〈超然臺記〉參見《蘇集》，卷 11，頁 351－352；〈赤壁賦〉、〈後赤

壁賦〉，參見《蘇集》，卷 1，頁 5－8；〈記承天夜游〉，參見《蘇集》，

卷 71，頁 2260；〈石鐘山記〉參見《蘇集》，卷 11，頁 370－371。  
4 6   引自何文煥編，《歷代詩話》，下冊，頁 509－510。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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等，皆感慨系之，所謂六一風神也。歐公文亦有以雄奇

為尚者，如《五代史》中諸表志序是。然仍不失其紆徐

委備之態。人之才性，固各有所宜也。4 7 

 
這裡明白指出歐文的「平易」風格，已表現於各類文體上。我們

應深究的是，「紆徐委備」、「委婉曲折」的寫作技巧除了是對應當

代晦澀文風而產生的舉措外，更重要的原因是什麼？恐怕更重要

的是得自於「才性」、「長於言情」，而後才能出現「六一風神」。

歐陽脩從「重道」、「事信言文」到「平易近人」的文風，一貫如

此表現的重要關鍵在於「性情」。歐陽脩原有「果敢之氣，剛正之

節，至晚而不衰」，4 8 然而剛而不怒，威而不猛，常以「清簡和易」

的人生態度處世及寫作文章。如仁宗慶曆五年 (1045)被貶知滁州

後，曾藉身邊景物抒發牢騷而作〈啼鳥〉詩。 4 9 好友梅堯臣隨即

〈和歐陽永叔啼鳥十八韻〉，勸他放開心懷，對遭誣被貶之事釋

懷。 5 0 歐陽脩接受勸勉，從此不再沉溺於自怨自艾的氛圍，詩文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4 7   呂思勉，《宋代文學》(上海：上海商務印書館，1939 年)，第 2 章〈宋

代之古文〉，頁 14。其中稱引蘇洵的言論，出自蘇洵〈上歐陽內翰

第一書〉，出處同註 33。呂本中《童蒙詩訓》也說：「文章紆餘委曲，

說盡事理，惟歐陽公得之。」引自洪本健編，《歐陽脩資料彙編》，

上冊，頁 194。其中〈朋黨論〉、〈為君難論〉、〈本論〉出自《歐集》，

卷 17《居士集》卷 17，頁 152－153、153－156、149－152；〈蘇氏

文集序〉、〈釋祕演詩集序〉出自《歐集》，卷 41《居士集》卷 41，

頁 310－311、307－308；〈瀧岡阡表〉出自《歐集》，卷 25《居士集》

卷 25，頁 205－207；〈石曼卿墓表〉出自《歐集》，卷 24《居士集》

卷 24，頁 195－196；〈徂徠石先生(介，1005－1045)墓誌銘〉，出自

《歐集》，卷 34《居士集》卷 34，頁 264－265；〈豐樂亭記〉，出處

同註 40；〈峴山亭記〉出自《歐集》，卷 40《居士集》卷 40，頁 305
－306。另可參考歐陽脩《新五代史》(台北：鼎文書局，1978 年 9
月)，卷 58－60〈司天考〉、〈職方考〉、卷 71〈十國世家年譜〉之序，

頁 669－746、873－884。  
4 8   王安石，〈祭歐陽文忠公文〉，《臨川先生文集》（台北：台灣商務印

書館四部叢刊正編，1979 年 11 月），卷 86，頁 538。  
4 9  《歐集》，卷 3《居士集》卷 3，頁 62。  
5 0   梅堯臣，〈和歐陽永叔啼鳥十八韻〉，《宛陵先生集》（台北：台灣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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風格有了明顯的轉變，環繞滁州醉翁亭、豐樂亭的作品正是最好

的寫照。 5 1 又如仁宗嘉祐三年(1058)，歐陽脩權知開封府，「承包

拯威嚴之後，簡易循理，不求赫赫名，京師亦治。」 5 2 前引蘇洵

〈上歐陽內翰第一書〉作於仁宗嘉祐元年(1056)，5 3 正在權知開封

府前二年，此時歐公文章已是「條達疏暢，無所間斷。……容與

間易，無艱難勞苦之態。」則其性情能完全融入文章，臻於美善

化境。  
蘇軾既繼承又發展了歐陽脩的文學風格。將歐文之「平易」

轉為蘇文之「多變化」，可說是北宋散文看到的一大分野，也可以

說歐、蘇之間發生了「古文的變質」。5 4 有待深究的是，這些寫作

技巧的轉變，重要的原因是什麼？蘇軾曾說自己「受性剛褊，黑

白分明，難以處眾」，5 5 但在政治改革方面，他主張「法相因則事

易成，事有漸則民不驚」，5 6 和歐陽脩一樣採取比較溫和的態度。

後世史家給予蘇軾的評論意見是：「器識之閎偉，議論之卓犖，文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務印書館四部叢刊正編，1979 年 11 月），卷 27，頁 231。  

5 1   參見歐陽脩，〈豐樂亭記〉、〈醉翁亭記〉，出處同註 40、〈遊瑯瑘山〉、

〈豐樂亭小飲〉、〈瑯瑘山六題〉，出自《歐集》，卷 3《居士集》卷 3，

頁 62－63、67、68、〈豐樂亭遊春三首〉，出自《歐集》，卷 11《居

士集》卷 11，頁 114、〈題滁州醉翁亭〉，出自《歐集》，卷 53《居

士外集》卷 3，頁 396－397 等。  
5 2   脫脫，《宋史》(台北：鼎文書局，1978 年 9 月)，卷 319，列傳 78

〈歐陽脩傳〉，頁 10378。  
5 3   據洪本健，《宋文六大家活動編年》 (上海：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，

1993 年 12 月)，頁 129。  
5 4   何寄澎(1950－)《北宋的古文運動》說：「北宋古文運動發展到歐陽

脩，已漸有重文傾向，在此以前，道重於文，文是道的附庸；在此

以後，文道等量，甚且文重於道，歐陽脩適居樞紐。歐陽本人仍能

做到文道兼重，並且在道的方面也能謹守儒家之道，對佛老排擊不

遺餘力。但這種情形到蘇軾手上幡然一變，蘇軾雖一方面注重儒家

經世教民之道，一方面卻為文而文，道遂往往僅成門面裝點而已。

不僅如此，蘇軾所謂道，頗軼儒家而入莊 (周，？－約前 275 左右 )、

釋，與古文運動原先標榜的宗旨已大相逕庭。」(台北：幼獅文化事

業公司，1992 年 8 月)，第 5 章第 1 節〈古文的變質〉，頁 231－232。 
5 5   蘇軾，〈論邊將隱匿敗亡憲司體量不實劄子〉，《蘇集》，卷 29，頁 834。 
5 6   蘇軾，〈辯試館職策問劄子第二首〉，《蘇集》，卷 27，頁 791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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章之雄雋，政事之精明，四者皆能以特立之志為之主，而以邁往

之氣輔之。故意之所向，言足以達其有猷，行足以遂其有為。至

於禍患之來，節義足以固其有守，皆志與氣所為也。」 5 7 這段話

與前引蘇軾〈六一居士集敘〉 5 8 評論歐公之言多麼神似！顯而易

見的是，歐、蘇二人性情相近，而他們面對王安石變法的政局，

也曾互相慰勉鼓勵，常常有相近的行事風格。因此自身性情因素

不當是歐、蘇文風不同的主因。蘇軾文風的特殊性，實可能得自

於個人貶官流落過程所帶來的空間版圖及其處世之道的啟示。  
前人早已觀察到蘇軾文章的變化，有早年晚年的不同。正如

朱弁《風月堂詩話》卷上載：「東坡文章，至黃州(1080－1084)以
後，人莫能及，唯黃魯直詩時可以抗衡。晚年過海 (1097)，則雖

魯直亦瞠若乎其後矣。或謂東坡過海雖為不幸，乃魯直之大不幸

也。」5 9 吳可(約 1125 前後)《藏海詩話》載：「子由(蘇轍)曰：『東

坡黃州以後文章，余遂不能追逐。』」6 0 這二則材料，說明蘇文日

進一步，尤以黃州時期為關鍵。考察神宗元豐二年 (1079)，蘇軾

因詩文有「謗訕新政罪」，即有名的「烏臺詩案」被捕入獄。雖經

眾人營救出獄，貶為黃州團練副使；此後自號「東坡居士」，徬徨

於山水間，於《老》、《莊》、《易》、《論語》及佛禪中尋求解脫。6 1

今人章培恆指出：「他把老(李耳，約前 571 左右－？)莊哲學從無

限的時間和空間的立場看待人生的苦難與歡樂及世間是是非非的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5 7   脫脫，《宋史》，卷 338，列傳 97〈蘇軾傳〉，頁 10818－10819。  
5 8   同註 8。   
5 9   引自四川大學中文系唐宋文學研究室編，《蘇軾資料彙編》，上編 1，

頁 332。  
6 0   引自丁福保輯，《歷代詩話續編》，上冊，頁 338。  
6 1   蘇軾〈黃州上文潞公書〉說：「到黃州，無所用心，輒復覃思於《易》、

《論語》，端居深念，若有所得。」《蘇集》，卷 48，頁 1380。案，

柳宗元〈送僧浩初序〉曾說：「浮圖誠有不可斥者，往往與《易》、《論

語》合。」(《柳集》卷 25，頁 673－675)他的著眼點即在於儒家「動

而時中」、「淡泊名利」，因此讀這些書有助於人生出處進退的思考。

參見王基倫，〈《易》與柳宗元古文表現風格之關係析論〉(台北：《師

大國文學報》第 31 期，2002 年 6 月)，頁 167－168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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觀照方法，與禪宗以『平常心』對待一切變故、順乎自然的生活

態度結合起來，求得人心靈的平靜。當種種不幸襲來之時，他都

以一種曠達的宏觀心理來對待，把這一切視為世間萬物流轉變化

中的短暫現象；他不願以此自苦，……這種心理使他的文學創作

削弱了激情的強度，但同時也要看到：這不僅是時代文化的產物，

而且畢竟表現出在更為高遠的立場上觀照社會與人生、處理個人

不幸遭遇的宏達情懷。」 6 2 無怪乎黃州三年餘，東坡詞有〈卜算

子〉(黃州定慧院寓居作)、〈西江月〉(世事一場大夢)、〈水龍吟〉

(次韻章質夫楊花詞)、〈定風波〉(莫聽穿林打葉聲)、〈哨徧〉、〈念

奴嬌〉 (赤壁懷古 )，東坡文有〈方山子傳〉、〈答李端叔書〉、〈赤

壁賦〉、〈後赤壁賦〉、〈記承天夜游〉等名作，6 3 皆飽含思想深度，

頗為後人稱頌。飽經憂患，深添閱歷，造成蘇文大幅度的成長，

至晚年而不衰。秦觀於哲宗元祐元年 (1086)作〈答傅彬老簡〉也

說：  

 
蘇氏之道，最深於性命自得之際，其次則器足以任重，

識足以致遠，至於議論文章，乃其與世周旋至粗者也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6 2   章培恆、駱玉明，《中國文學史》(上海：復旦大學出版社，1996 年

3 月)，卷中，第 5 編第 2 章第 6 節 1〈蘇軾的生平與個性〉，頁 371。

曾子魯〈簡述蘇軾對韓歐古文成就的繼承與發展〉也說：「蘇軾沒有

從韓愈『自鳴不幸』、歐陽脩『窮而後工』的觀點出發，進一步揭示

作家的身世、處境給作品所帶來的影響，而是從創作的本質著眼，

把創作當作反映現實生活、抒發自己生活感受的一大快事。」收入

中國蘇軾研究學會編，《中國第十屆蘇軾研討會論文集》 (濟南：齊

魯書社，1999 年 3 月)，頁 306－319。  
6 3   蘇軾，〈卜算子〉(黃州定慧院寓居作)，出自蘇軾，《東坡樂府》（台

北：廣文書局，1960 年 2 月），卷 2，頁 9b、〈西江月〉(世事一場大

夢)，出自《東坡樂府》，卷 1，頁 29a、〈水龍吟〉 (次韻章質夫楊花

詞)，出自《東坡樂府》，卷 2，頁 20、〈定風波〉(莫聽穿林打葉聲 )，

出自《東坡樂府》，卷 2，頁 2a、〈哨徧〉，出自《東坡樂府》卷 2，

頁 3b－4a、〈念奴嬌〉(赤壁懷古)，出自《東坡樂府》卷 2，頁 5b－

6a，〈方山子傳〉，出自《蘇集》，卷 13，頁 420－421、〈答李端叔書〉，

出自《蘇集》，卷 49，頁 1432－1433、〈赤壁賦〉、〈後赤壁賦〉、〈記

承天夜游〉，出處同註 45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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閣下論蘇氏而其說止於文章，意欲尊蘇氏，適卑之

耳。……閤下試贏數月之糧，謁二公於京師，不然，取

其所著之書熟讀而精思之，以想見其人。6 4 

 
秦 觀 這 段 話 作 於 蘇 軾 離 開 黃 州 後 二 年 ， 已 形 容 出 蘇 文 勝 境 的 由

來。一方面針對世俗觀點有感而發，撇清了蘇氏兄弟只會作文的

說法，從而抬高其學術地位；另一方面也說明了蘇氏兄弟(尤其是

蘇軾)的成就不當止於文章，或者說文章的成就亦當來自「最深於

性命自得之際」。黃州之後，蘇軾始終顛沛流離，雖一度回朝任職，

而其後浪跡天涯，走遍大江南北的遭遇，只有少數人差可比擬。

晚年流徙至儋州，自料死於南荒，親友痛哭送別，那刻骨銘心的

感受，更難為外人體會。自少到老，伴隨著生命的曲折歷程，蘇

文有其藝術層境的提升。呂思勉《宋代文學》說：  

 
東坡文字，當分少年與晚年觀之。少年文字，如〈策略〉、

〈策斷〉等，氣勢極盛，然體格多有未成處。姚姬傳(鼐)

評其〈策略五〉云：「此篇立論極善，而文不免於冗長，

此東坡少年體有未成處。」……晚年文字，則心手相忘，

獨立千載。議論文字，如〈志林〉，敘事文字，如〈徐

州上皇帝書〉是也。東坡自言少年文字極絢爛，晚乃歸

於平淡，可謂自知其功候。又謂「吾文如萬斛源泉，不

擇地而施。及其與山石曲折，則隨物賦形，有不可知者。」

又曰：「文字無定形，惟行乎其所不得不行，止乎其所

不得不止。」可謂能自道其晚年之勝境矣。6 5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6 4   秦觀，《淮海集》(台北：台灣中華書局四部備要，1965 年 11 月)，

卷 14，頁 1a－1b。  
6 5   呂思勉，《宋代文學》，第 2 章〈宋代之古文〉，頁 17。其中稱引蘇

軾的言論，〈策略〉有五篇，出自《蘇集》，卷 8，頁 226－240；〈策

斷〉有三篇，出自《蘇集》，卷 9，頁 280－289；〈志林〉見於《東

坡志林》(台北：木鐸出版社，1982 年 5 月)，頁 1－122；〈徐州上

皇帝書〉，出自《蘇集》，卷 26，頁 758－762。另引述「吾文如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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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文體書寫的思考方式 

 
歐陽脩倡導宋代古文運動時，吸納了駢體文的長處，他主張

「偶儷之文，苟合于理，未必為非」，6 6 也曾高度贊揚三蘇父子的

四六文說：  

 
往時作四六者，多用古人語及廣引故事，以衒博學，而

不思述事不暢。近時文章變體，如蘇氏父子，以四六述

敘，委曲精盡，不減古人。自學者變革為文，迨今三十

年，始得斯人。不惟遲久而後獲，實恐此後未有能繼者

爾。自古異人間出，前後參差不相待。余老矣，乃及見

之，豈不為幸哉！6 7 

 
這段話肯定三蘇父子四六文「委曲精盡」的成績，但也流露出歐

陽脩對前人作法的不滿意，在於追求用語故事，忽視了述事暢達

的功能。其實，歐、蘇皆能欣賞寫作四六文的佳妙處，吳充〈歐

陽公行狀〉評論歐陽脩「文備眾體，變化開闔，因物命意，各極

其工。」6 8 呂本中《童蒙詩訓》也評論蘇軾：「自古以來，語文章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斛源泉……」句，出自〈文說〉，同註 43；「文字無定形……」句，

出自〈答謝民師推官書〉，同註 44。  
6 6   歐陽脩，〈論尹師魯墓誌〉，《歐集》，卷 73《居士外集》卷 23，頁

545。   
6 7   歐陽脩，〈蘇氏四六〉，《歐集》，卷 130《試筆》，頁 1008－1009。  
6 8   吳充，〈歐陽公行狀〉，《歐集》，附錄卷 1，頁 1251。章培恆、駱玉

明《中國文學史》對這段話解釋道：「指出了他的散文創作的一些主

要特點，即第一，文體多樣，有各種類型的議論文、敘事及抒情散

文；第二，兼采『古文』與駢文之長，根據內容需要熔鑄剪裁，形

成新的散文風格；第三，變化多端，開闔自如，氣脈流動，富於內

在節奏感與韻律感。」參見該書卷中，第 5 編第 2 章第 3 節〈歐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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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妙，廣備眾體，出奇無窮者，唯東坡一人。」 6 9 可見擅長寫作

各類文體，是促成北宋古文運動成功的要素之一。  
對此，宋人詩話有許多耐人尋味的討論。陳師道《後山詩話》

說：  

 
國初士大夫例能四六，然用散語與故事爾。楊文公(億，

974－1020)刀筆豪贍，體亦多變，而不脫唐末與五代之

氣。又喜用古語，以切對為工，乃進士賦體爾。歐陽少

師始以文體為對屬，又善敘事，不用故事陳言而文益

高，次退之云。7 0 

 
唐末五代以來的文風，為楊億等人領導的西崑體所繼承，其特色

為「喜用古語，以切對為工」，前者結合宋初士大夫「用散語與故

事」的作法，造成好用僻典的現象；後者結合士大夫「例能四六」

的作法，即追求詞采富麗、聲調鏗鏘。范仲淹〈尹師魯《河南集》

序〉說：「洎楊大年(億)以應用之才獨步當世，學者刻詞鏤意，依

稀彷彿，未暇及古也。其間甚者專事藻飾，破碎大雅，反謂古道

不適於用，廢而弗學者久之。」7 1 石介〈怪說中〉也說：「今楊億

窮妍極態，綴風月，弄花草，浮巧侈麗，浮華纂組，刓鏤聖人之

經，破碎聖人之言，離析聖人之意，蠹傷聖人之道……。」 7 2 從

他們的批判看來，楊億等人不是拒斥聖人之道，而是割裂經書詞

句，斷章取義，專力於摘句用典，反而讓古道湮滅不彰。大致說

來，西崑體用力於文辭者多，用心於思想內涵者少。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脩與詩文變革的完成〉，頁 346。  

6 9   引自四川大學中文系唐宋文學研究室編，《蘇軾資料彙編》，上編 1，

頁 255。  
7 0   引自何文煥編，《歷代詩話》，上冊，頁 310。  
7 1   范仲淹，〈尹師魯《河南集》序〉，《范文正公集》 (台北：台灣商務

印書館四部叢刊正編，1979 年 11 月)，卷 6，頁 53－54。  
7 2   石介，〈怪說中〉。引自郭紹虞編，《中國歷代文論選》 (台北：木鐸

出版社，1980 年 5 月)，中冊，頁 19。  



 ‧王基倫：歐蘇散文創作與接受活動的考察‧ 

 
40 

歐陽脩《六一詩話》充分肯定楊億、劉筠(子儀，約 1016 前

後)的藝術成就，他曾說「蓋其雄文博學，筆力有餘，故無施而不

可」，也認為「用故事」或「不用故事」皆不害為佳句。7 3 這裡顯

示他能從寫作技巧的觀點，廣博學習各文體作法。《後山詩話》說

歐公「始以文體為對屬，又善敘事」，說明他不是停留在「散語與

故事」的層次，反而採用「對屬」和「敘事」的技巧，提升其寫

作功力。例如「少游 (秦觀 )謂：〈醉翁亭記〉亦用賦體。」〈醉〉

文對屬整齊，敘事條理井然，正是一例。7 4 歐陽脩擅長「敘事」，

與他重視「事信言文」的文學主張遙相呼應。至於歐陽脩「不用

故事陳言」，表明了他不願意走上「喜用古語」、好用僻典的路途，

那些以「賦頌章奏」為主、有利於科考利器的西崑作品，歐陽脩

不願多作。 7 5 這樣的寫作方式，又與他的性情配合，形成獨特出

眾的「平易」敘事風格。  
此後不久，人們轉而看重蘇軾「議論」方面的長才。本來宋

人就好議論，言事論政是很普遍的現象。周必大（1126－1204）

〈蘇魏公文集後序〉說：「熙寧（1068－1077）元豐（1078－1085），

以經術相高尚，回視前日，不無疵之辨焉。再變而至元祐（1086
－1093），雖闢專門之學，開眾正之路，然議論不齊，由茲而起。

又一變為紹聖(1094－1097)元符(1098－1100)，則勢有所激矣。」
7 6 這說明了伴隨蘇軾一生的時光，是更為變本加厲的議論風氣，

蘇軾這方面的成績出色，也有推波助瀾的功效。「荊公(王安石)以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7 3   引自何文煥編，《歷代詩話》，上冊，頁 270。   
7 4   語出陳師道《後山詩話》。引自何文煥編，《歷代詩話》，上冊，頁

309。陳師道《後山詩話》又載：「世語云：『歐陽永叔不能賦。』」

若認定〈醉翁亭記〉亦為賦體，則歐陽脩能賦，只是此類作品較少

而已。引自何文煥編，《歷代詩話》，上冊，頁 312。  
7 5   邵博，《邵氏聞見後錄》說：「本朝四六，以劉筠、楊大年為體，必

謹守四字六字律令，故曰『四六』，然其敝類俳語可鄙。歐陽公深嫉

之曰：『今世人所謂「四六」者，非脩所好。少為進士時不免作，自

及第遂棄不作。』」卷 16，頁 1b。  
7 6   周必大，〈蘇魏公文集後序〉，引自陶秋英編選，《宋金元文論選》(北

京：人民文學出版社，1984 年 11 月)，頁 280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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經術，東坡以議論」，7 7 這般說法看得出時人對蘇軾議論文的肯定。 
王正德(約 1182 前後)《餘師錄》卷二說：  

 
本朝自明道(1032－1033)景祐間，始以文學相高，故子

瞻、師魯兄弟(洙，1001－1047；源，1005－1054)、歐

陽永叔、梅聖俞為文，皆宗主六經，發為文采，脫去晚

唐五代氣格，直造退之、子厚之閫奧，……天下學者，

爭相矜尚，謂之古文。皆以不識其人，不習其文為深

恥。……當時諸公為之倡卒楷模，風流漸漬之所成。故

相距七八十年，長老之人，皆能傳誦以教人，其為澤也

厚哉！7 8 

 
楊慶存《宋代散文研究》說：「這段文字至少有如下幾點值得注意：

一是說明興起和發展的時間，即從明道初(1032)直到『七八十年』

後 (蘇 軾 逝 世 時 )， 二 是 指 出 了 古 文 派 的 主 要 代 表 人 物 和 為 文 特

點；三是描述了影響之大之廣之深。」 7 9 這裡也看出古文運動日

漸興盛，來自民間誦讀教化的力量不可小覷。歐陽脩初起領導古

文運動時，文學家與道學家對峙為兩派，古文大盛以後，「歐蘇古

文派」隱然成形；其後人數眾多，又可再分為文章派、經術派與

議論派，而後再分為蘇門派、太學派與道學派。 8 0 考察上述三階

段的傳承與變遷，蘇軾無疑是北宋中晚期最具影響力的人物。據

現存詩話資料看來，「東坡先生學術文章，忠言直節，不特士大夫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7 7   陳善，〈本朝文章亦三變〉，《捫蝨新話》 (台北：藝文印書館百部叢

書集成儒學警悟)，上集卷 3，頁 1a。  
7 8   引自洪本健編，《歐陽脩資料彙編》，上冊，頁 378。   
7 9   楊慶存，《宋代散文研究》(北京：人民文學出版社，2002 年 9 月 )，

第 6 章第 3 節〈體派共生的多元復合群體：歐蘇古文派〉，頁 133。  
8 0   楊慶存，《宋代散文研究》，第 6 章第 5 節〈文章派、經術派與議論

派〉、第 6 章第 6 節〈蘇門派、太學派與道學派〉，頁 140－144、144
－145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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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欽仰，而累朝聖主，寵遇皆厚。」 8 1 這也是他受到世人看重的

一大原因。  

 
 

五、結  論 

 
歐、蘇二人天資聰穎，勤敏有功，同樣都能持守儒道傳統，

寫作古文，獎掖後進，領導當代文風，接力完成宋代古文運動，

影響深遠。更難得的是，二人性情相近，剛正敢言，發為議論，

擲地有聲。歐陽脩多年在朝為官，仕途相對較為平順，性情也能

和易清簡，加上「事信言文」的文學主張，抒發出平易近人的寫

作風格。蘇軾雖然宦途險巇，促成晚年生命層境大不相同，但仍

不願出之以激憤，文筆趨於純熟，超凡而脫俗。一常在朝，一常

在野，而人品高潔，皆能樹立當代文士的典範。歐擅長敘事，蘇

則跟隨文風的轉移，擅長議論；其實兼擅眾體寫作，原為二人追

求的目標，只是較突出表現於某方面而已。今人郭預衡認為：「文

章到北宋，又有新特徵。一是長於議論，二是平易自然。長於議

論，是政治上積極的一種表現；平易自然，是藝術上成熟的一個

標誌。」8 2 這正好說明歐、蘇各自不同的成就，但是歐也能議論，

蘇也能平易，大作家原不拘限於一格。  
從接受史的角度看來，歐陽脩「三十年後世上人更不道著我」

的說法，並未出現。原因當在於歐陽脩散文的藝術成就亦佳，他

也經過「由奇而常」的努力，確立了唐宋散文的分野。蘇軾的影

響力確實與日俱增。這原因來自多方面：一是蘇軾自身的創作經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8 1   陳巖肖(約 1138 前後) ，《庚溪詩話》，引自丁福保輯，《歷代詩話續

編》，上冊，頁 170。其中所謂「累朝聖主」，包括神宗、哲宗、徽

宗、孝宗等人。  
8 2   郭預衡，〈北宋文章的兩個特徵〉，《社會科學戰線》1985 年 3 期，

頁 300－310。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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歷，作品豐富，生命層境愈趨通透；二是他擴大了文學範圍的解

釋，追求「意」的呈現，於是作品無施不可，給予當代文風良好

的示範；三是仕宦遊歷，飄泊南北，既擴大了空間版圖，也受到

朝廷皇帝的同情目光。下至市井小民，上至達官貴人，眾人都成

了蘇文的讀者。  
儘管如此，蘇軾大名終未掩蓋歐陽脩，歐、蘇二人也沒有競

勝高下之爭，後世詩話、筆記少有評比。蘇軾始終尊歐，當為其

中關鍵因素。這真是一對令人欽羡的師生，文名相得益彰，永垂

不朽。  


